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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生态人文主义新型美学

程相占

摘　要：中国生态美学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明确强调它与生态人文主义的密切关系。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

方向是借鉴生态学原理来深化完善生态人文主义，以 “根植于生态系统之中具身的心灵”这个命题作为基点，

来进一步探讨人类与地球生态系统之间的审美互动。倡导生态人文主义的最终意义不仅是为了引导人类摆脱

生态危机而幸存，更加重要的是倡导人类通过肩负生态责任而升华人性境界，从而使得人类生命获得尊严、

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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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第１期。为了增强文章的客观性和力量，该文只着重介绍了曾繁仁先生对于生态人文主义的论述。

一

中国生态美学从１９９４年正式发端至今已经走过了２６年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曾经遭受过不少
质疑和批评，其中最为严厉的批评来自李泽厚。他曾谈到：“至于以生物本身为立场即完全脱离人
类生存延续的所谓生态美学、生命美学以及所谓超越美学等等，大多乃国外流行国内模仿，较少原
创性格，它们都属于 ‘无人美学’，当然为实践美学所拒绝。”［１］（Ｐ２７５－２７６）这就意味着，在李泽厚眼
中，生态美学是一种 “无人美学”。笔者已经撰写文章初步回应了李泽厚的批评①，但由于立意和
篇幅所限，那篇文章没有从深化生态人文主义研究的角度来回应李泽厚的批评并展望生态美学发展
的理论方向。

众所周知，中国生态美学最初十多年是在不了解西方生态美学的情况下独立建构的。从２００９
年开始，中国学者发现西方也有生态美学并将之介绍到中国，并试图全面系统地研究西方生态美学
史［２］。与西方生态美学相比，中国生态美学总体上至少表现出三个理论特点：第一，自觉地与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相联系，借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这集中体现在 “生
生美学”建构上［３］（Ｐ１－１３）［４］［５］；第二，自觉地将生态文明视为生态美学建构的指导方针，将生态美学
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６］（Ｐ２０９－２１９）；第三，自觉地以生态人文主义为思想纲领，借此批
判并努力超越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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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生态美学的理论发展方向和深化途径是，借助生态学及其原理来更加明确地界定生
态人文主义的内涵及其性质，进一步探讨它与生态美学建构的内在关系，从而尝试着将生态美学建
构为关怀全人类命运、关怀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关怀美学，也就是一种强调 “生态人文精神”与 “生
态人文关怀”的美学。本文试图表达的基本观点是，生态美学绝非李泽厚批评的那样是 “无人美
学”，而是一种高度关注 “生态人”之健康生存的 “生态人文主义美学”，它还将继续沿着这种理论
思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① 生态美学建构不是象牙塔
里的纸上学问，而是 “为时”、“为事”之作———这个 “时”即生态危机时代，这个 “事”即拯救生
态危机。生态人文主义看到了人类的各种活动是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因而奋发努力，
试图担负起拯救生态危机的时代重任，在将人类视为生态系统之中的一个物种的同时，特别强调人
类对于生态系统之健康所肩负的重大责任，此即生态责任。生态美学就是根据这种价值立场来重新
反思人类的审美活动和审美体验，试图借鉴生态学原理来促成美学的生态转型，从而使之成为生态
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生态美学强调生态人文主义这种价值立场，它也可以叫做 “生态
人文主义美学”。李泽厚将中国生态美学判定为 “无人美学”，原因在于他根本不了解生态美学的实
际情况。

二

回顾生态人文主义与中国生态美学建构的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有的成果仅仅是一个开端②，
很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第一，生态人文主义的工作性定义
是什么？现有的生态美学著作都没有明确界定这一点，因此急需我们在有效地综合中西人文主义传
统的基础上，站在当代生态哲学的高度明确界定生态人文主义的内涵与性质；第二，生态人文主义
与生态美学的深层关联是什么？这就是要进一步追问：生态美学建构为什么需要生态人文主义理
论？我们下面来做一些探讨。

第一，生态人文主义的工作性定义。
在初步借鉴国内外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这里尝试着提出深化生态人文主义研究的如下思

路：人文主义的理论性质是什么？启蒙运动时期人文主义的根本局限是什么？生态人文主义如何超
越启蒙人文主义而实现其生态转型？这三个问题具有层层递进的关系，我们下面依次讨论。

深入理解人文主义的理论性质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将之视为看待人和宇宙的三种模式之一。英国
学者布洛克指出，西方思想看待人和宇宙的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超自然的、聚焦于上帝的模式，
将人看成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是聚焦于自然的科学模式，把人看成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第三
种模式是人文主义模式，它 “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
点”［７］（Ｐ１２）。这就意味着，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所谓的 “人文主义”其实就是与 “神学”与 “科学”
相对的 “人学”。这就表明，准确理解西方人文主义理论性质的整体框架是 “神学—科学—人学”。

西方人文主义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其萌芽，文艺复兴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启蒙运动时期达到高
峰，休谟甚至明确宣称 “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基础”［７］（Ｐ９１－９２），康德则将 “人是什么？”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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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白居易：《与元九书》。

曾繁仁将生态人文主义视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参见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
版，第６４页；笔者则将生态人文主义作为生态审美的基本要点之一，称其为 “强调生物圈生态整体的人文主义”，参见
程相占：《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问题视为哲学领域所有问题的最终旨归［８］（Ｐ２４）。启蒙人学的最大历史功绩在于使人类摆脱了宗教蒙
昧，人的尊严和人的精神自由由此得到充分张扬。但是，当人文主义成为现代世界的指导性生命哲
学时，它就引发了新的问题：由信仰神转而信仰理性的力量和人的能力，相信现代人是全能的，
“相信我们随意操纵地球的能力并且不因为这种操纵而受到任何最终惩罚”［９］（Ｐ８）。当我们反思全球
性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时，启蒙人学或曰现代人文主义的上述思想倾向难辞其咎。

有鉴于此，生态人文主义可以简单地界定如下：在继承现代人文主义重视人的能力、尊严和精
神自由的基础上，根据生态学原理重新解释人类天性，将人类界定为身处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位居
生物链或食物链顶端、具有反思意识和能力的独特物种，其适当的生态位①是维护地球生命共同体
的健康、稳定和美丽。

第二，生态美学的基础命题及其理论延伸。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现代人文主义对于人的重视就是高扬人类的主体性，认为人类与其他物种

相比，具有理性、意识、情感、自由意志等基本特点，这都使得人类比其他物种更加高级、更加优
越，从而为人类利用自然、掠夺自然甚至统治自然找到了合理性根据。人一旦被视为脱离自然属性
的理性动物，就将造成一系列的二元论，诸如自然－文化二元论、身体－心灵二元论和主体－客体二元
论，以康德美学为代表的无利害观念、静观的审美方式等，都是这种哲学观念的具体体现。

针对上述一系列二元论，在生态人文主义工作性定义的基础上，我们这里尝试着提出一个理论
命题作为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点，这个命题是对于人类物种之特性的生态说明：根植于生态系统之中
具身的心灵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Ｍｉｎ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与任何物种一样，人类也是生态系统
孕育的成果，时时刻刻都依赖生态系统的养育而生存；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的独特之处是心智
（或者说心灵）最发达。心灵并非笛卡尔所说的独立实体，而是与身体密不可分的思维功能，因此
最恰当的描述是 “具身的心灵”。我们可以从这个基本命题来重新理解美学的基本问题，比如，就
“审美”的性质而言，它不再是康德所界定的那样，是主体对于自己所建构之表象的感受或情感，
而是身心一体的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审美互动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ｏ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通常所说的
“审美活动”由此得以生态改造而成为 “审美互动”；再比如，美学原理通常将 “审美态度”作为审
美活动的起点，但根据我们这里所说的 “审美互动”，人对于生态系统的关怀 （即生态关怀）才是
第一性的决定性因素，审美互动因而包含着强烈的生态伦理内涵，其准确的表述应该是 “伦理—审
美—互动”。只有这样理解，才能使得审美互动最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简言之，建构生态美学最终不仅仅是为了引导人类摆脱生态危机而幸存（“活着”），更加重要的
是通过肩负对于生态系统的责任而提升精神境界，通过履行自己的生态责任而升华人性，从而使得
人类的生命获得意义（“活得更有意义”）。生态美学的理论发展方向是在深入反思现代人文主义理论
得失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生态人文主义，进一步探讨它与生态美学建构的内在关系，从而将
生态美学建构为关怀全人类命运、关怀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关怀美学，也就是一种强调生态人文关怀
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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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生态位”是生态学的一个专业术语，它用来界定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之中的位置或曰地位，既描述该物种持续
存在的必要条件的范围，同时又描述该物种在该生态系统中的角色或功能。



［４］曾繁仁．生生美学具有无穷生命力［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１７）．
［５］曾繁仁．解读中国传统“生生美学”［Ｎ］．光明日报，２０１８－０１－０７（０６）．
［６］Ｃｈｅｎｇ，Ｘ．Ｚ．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Ａ］．Ｍ．Ｋｉｒｌｏｓｋａｒ－Ｓｔｅｉｎ－
ｂａｃｈ，Ｍ．Ｄｉａｃｏｎｕ．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Ａｌｂｅｒ，２０１９．

［７］［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Ｍ］．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７．
［８］［德］康德．逻辑学［Ｍ］．李秋零，主编．康德全集（第９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９］Ｅｈｒｅｎｆｅｌｄ，Ｄ．Ｔｈｅ　Ａｒｒｏｇ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ＣＨ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ｎ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ｉｓ　ｉｔ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ｉｔｓ　ｃｌｏｓ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ｃｏ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ｅｃｏ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ｉ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ｃｏ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ａｎ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ｍｉｎｄ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　ｅｃｏ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ｔｏ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ｂｕｔ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ｔｏ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ｔｏ　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ｂｙ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　ｍｏｒｅ　ｄｉｇｎｉｆｉｅｄ，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ｃｏ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ｖａｌｕ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孙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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